
今年上半年，有朋友发来两封父

亲致陈梦家的信函，一封是“梦甲室存

札——陈梦家及其友朋往来信札展”

的手迹图片，一封是某拍品的释文。

联想到去年年底出版的《周汝昌师友

书札手迹》里，恰好也有一封陈梦家写

给父亲的信，这三封信，引起了我的好

奇与兴趣。

我还未见到父亲撰写有关陈梦家

先生的文字。不过经梳理查找资料，最

终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2005年12月18日这一天，父亲午

休起来，照例让我给他读报纸。那时父

亲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也视物不清

了。和往常一样，我展开报纸先读几段

新闻，然后再翻找文化方面的消息。当

翻看16日的《文汇读书周报》时，一眼

即看见“缅怀赵萝蕤大姐”的大标题，而

且是很长的一整版。因为父亲曾经在

文章里多次提到过赵萝蕤，想必他会感

兴趣，我马上读了起来。

没想到父亲听罢，十分感慨。他讲

起自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很受赵萝蕤

（Prof.LucyChao）的器重，还曾做过她

的助教。

父亲又谈到自己的诗作曾借给赵

萝蕤的爱人陈梦家和她的父亲赵紫宸，

而且自己和四哥抄录胡适的《甲戌本》

也被陈梦家和赵紫宸借阅过。后来父

亲到成都教书，也是由赵萝蕤、孙正刚

开具证明，证明父亲是以燕京大学教师

身份而去的。父亲说：这些我都是很感

恩的……这些事情不告诉你们，将来都

没有人知道了。

父亲一生两次进入燕京大学读书。

1940年初入燕园，1941年之冬，

即遭日寇封校遣散。1947年，当父亲

第二次踏入燕园，已身世沧桑，年华老

大，步而立之年了。此时的父亲，朝气

难回，伤情易触。他曾独坐在燕园岛亭

背石桌写下一首五言律诗：

林湖非不美，至美转无名。
双表真成鹤，孤钟已是僧。

愁来乘静隙，梦起续尘形。
独坐谁相伴，斜阳竹一茎。

此时的燕大，早已名师散尽。当年

与父亲一起读书的同学大半均已毕业，

有的已成为老师，于事业方面亦各有安

身立命之所，而父亲却还是名学生，于

心耿耿。父亲说那时他所听的课，实在

打不动他的心灵，他在给老师顾随先生

的信里诉说：所学西文学格格甚遥，“教

者言之质且浅”，自然父亲要另寻自己

的“境界”。那时，父亲虽身在西语系，

课余必到图书馆去看书，看洋书，也看

古籍，而且已经作起“考证”文章来了。

就在此时，也就是1947年10月，刚

从美国返国的陈梦家在燕大开了一门

文字学课，父亲前去听课，感觉很不错，

即选修了这门课程。这样，父亲成为陈

梦家的学生，他们也由此熟悉起来。

我们先来看看此次澄心堂梦甲

室存札展中父亲致陈梦家的信，内容

如下：

梦甲师麈席：
拜登手示，展诵殷拳，备荷关垂，藏写

无既。生日内觅便必造谒高先生一洽，结
果若何，容当奉报。生红桑碧海，眼易三朝；
玄鬓青衿，山艰一篑。家衰亲老，仰事莫
由。诵菽水而摧膺，感风木以衔惧。常因
迟暮，抱恨无成。近者蒙同窗吴允曾兄、孙
铮弟等热心介绍，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聊
资济助，境遇可望稍佳。复承吴兄考虑是
否有被校方留用之可能，生私自度目前情
况，事畜实迫于攻研，吴兄谓西语系现虽需
要师资，而大一英文似非生兴趣所钟，难施
所学。此外可能则为哈燕社作研究或迻译
工作，或专授外籍研生研读古文旧籍最为
适宜，因现时校中尚缺一特别为照顾外研
生而设之部门或人位也（此次教佛教史，吴
兄谓照理应由学校雇聘，兹因某原因只算
私人补习），此节吴兄等虽未免过期，而生闻
之颇亦心动。伏念吾师爱我最深，嘘植未
遗余力，若陆先生、聂先生之前，能为生相机
从旁进一言否？脱因鼎重，实借玉成，则衔
感铭篆者岂弟生一身而已耶？以上不过设

想，倘无希望，则生决奋力续研，以期不负所
望。恃爱奉渎，种种不情，统希不罪而怜之，
至幸至感。专肃奉覆，并颂
教祺！不庄。

受业周汝昌顿首再拜
十月廿六日

父亲自1940年入燕大文学院，即

以学绩优良，家境清苦，获领助学金。

至1947年父亲再入燕园时，已经历八

年丧乱，老父古稀，家境确属清寒，父亲

再向梅贻宝院长递交请领助学金书，梅

院长在申请书上批道：“素不相识，但文

字绝佳人才也。”再次批准了助学金。

这样一说，就可以理解父亲为何向

陈梦家讲述自己的身世处境，又为何讲

述由热心同窗介绍得到教外籍研究生

佛教史职位的缘故。此信未落年代，但

可以判断是写于1949年。那时父亲正

读大四，面临毕业。家境的艰难，学业

的前途，都在父亲考虑之中，也正在寻

找解决途径，探寻下一步出路。

彼时父亲教外籍研究生佛教史，这

个美国留学生即 ArthurLink（林阿

释）。林阿释研究的主题是中国佛教

史，具体工作是要译《高僧传》。而这项

研究的必修是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

南北朝佛教史》。汤著用的是文言，文

体考究，词义典重深奥，又是佛家的事

情，全是专门术语。林阿释当然是“啃”

不动的，就托人找到父亲。林阿释后来

很有成就，也很有名望，他非常感动，写

信给父亲说：“自从你来这儿以后，改变

了我对前程的展望计划。”这份外教工

作，既解决了外国研究生的需求，也改

善了父亲的境遇。

父亲后来还作过西语系外籍教授

包贵思（MissGraceBoynton）的课堂及

改卷的助教，这些工作不仅使父亲受益

匪浅，且缓解了父亲生活上的窘况。

父亲当时对留校教大一英语不感

兴趣，希冀“为哈燕社作研究或迻译工

作，或专授外籍研生研读古文旧籍”。

父亲希望老师能在陆先生、聂先生之前

为自己从旁进一言。“伏念吾师爱我最

深，嘘植未遗余力”，看得出，陈梦家对

父亲关怀有加，父亲则感激不尽，二人

绝非一般师生之谊。

父亲与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也有

交往，也曾为其做过助教。有一次包贵

思邀请父亲去她家晚餐，见面之后，即

取出paper（卷子）给父亲；上面用铅笔

写了几行字：“这份卷子所凭值的，不是

一个分数，而是教师的一鞠躬！”（What

this papershould gain is nota

grade,butabowfromtheteachers！）

当父亲拿回来再翻看各页时，发现这卷

子已由赵萝蕤女士看过。赵萝蕤的父

亲赵紫宸当时是燕大神学院院长，父亲

拜会过赵紫宸。赵紫宸赠送给父亲一

册自己的《雨工牧子诗铎》，他在扉页上

题记作“汝昌先生存 三十八年四月十

八日”。

陈梦家是有名的诗人，父亲自幼也

喜爱韵语，且写过很多诗作，有很多诗

集，如《细雨簷花馆词》《燕园集》《胜利

集》《沦陷集》等等。父亲能与陈梦家和

赵紫宸交流诗作，正是他们诗人的气

质、教养与精神的相通之故。

父亲在信的末尾说：“以上不过设

想，倘无希望，则生决奋力续研，以期不

负所望。”1950年1月，父亲报名燕京大

学研究所，2月，父亲已经拿到了燕大中

文系研究院的入学证。

再来看第二封信：

梦甲师：
承索拙稿，本可以立即奉去，奈该物

前此已为一至友持去，为日已多。生亦
正思籍此取回，因去函说明原由，请其送
还。乃今日得覆，谓该物已转入第三人
（亦系至友），该君与出版家稍有瓜葛，意
欲印行，正在审读中，一时不能交回去。
此事并未预（兆），生之意见□吾师知。私
意该物□随未必有人皆印行，不（过）一谈
而已。然一时竟不能索回，师多次嘱（询）
及此，仍不能送上，实深罪疚，恐未明委

曲，谨以奉闻，乞谅至幸。一竢何时取回，
即当携去。请勿念。专上，并候
节祺！不庄。

生 汝昌再顿首
庚寅中秋前夕

此信落款为“庚寅中秋前夕”，与上

一信相隔整整一年。其间当有其他往

来书信，目前尚未发现。

由于父亲在1947年12月发表了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

钞》中之曹雪芹”一文，后与胡适先生有

了交往，父亲从胡先生那里获益匪浅，

又得他指示途径，这样父亲的“红学”基

本路向和研究方法，都有了初步的、较

为扎实的奠基工作成果。父亲由此走

上了治红之路，其《红楼梦新证》（初名

《证石头记》）亦已经开始创稿。

1949年，父亲在读大四，他早早定

下毕业论文题目：“AnIntroductionto

LuChi’sWenFu（陆机《文赋》的英

译）”，因为论文需要早点妥当安排，所

以父亲忙里“偷闲”，一刻时间也不能浪

费，努力研《红》不辍。

9月，父亲撰写完“真本石头记之

脂砚斋评”一文，至12月，此文得以在

哈佛燕京学社的《燕京学报》37期发

表。父亲在文章的最后透露：自己将有

一部《证石头记》（即《红楼梦新证》）之

愿。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不小的反

响。老同窗黄裳，时任上海《文汇报》编

辑，很快就把这篇文章的第二节“脂砚

斋是史湘云”发表在《文汇报》磁力版，

于是大江以南无不以为是石破天惊之

论，纷纷报函与《文汇报》问长问短，甚

盼得见《证石头记》的详情。

陈梦家注意到父亲的这篇文章

（《燕京学报》37期父亲文章的后面，便

是陈梦家的“六国纪年表考证下篇”），

向父亲索稿，就是《证石头记》书稿。陈

梦家和赵紫宸向父亲借阅抄录的胡适

《甲戌本》，也应是在这一时期。

另外，可参阅1950年9月7日黄裳

写给父亲的信，似可作为对致陈梦家信

的内情。现摘录如下：

玉言兄如握：
前奉手札，未遑即复。《脂砚》一文已

由弟将其中最重要之第二节揭载《文汇
报》磁力版，并已致函《燕京学报》洽商，谅
无问题。该文载后江南读者大为震惊，
皆以此为惊人发现，兹剪《亦报》一短文奉
览。读者更多投函询及《证石头记》一稿，
请《文汇报》商兄连载者，可见受人重视之
一斑也。弟连日遇出版界友人，亦多商
及此书出版事，尚无结果。苟能得吾兄
原稿一读，当更易于着手也。《文汇报》近
连续刊载论红长文，大有红学复兴之势，
亦一胜事。俞平伯曾写两文，然渠未见
燕大所藏脂评，所见不广，只论校刊字句
尚细密耳。颇拟恳兄将《证石头记》中最
精彩之篇章衍为小文，如大函所言，于弟
所编之副刊上零碎发表之，当可获得江
南读者之重视。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
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皆极熟悉之朋
友，弟可致函介绍，公家如不能出版，开明
书店当可出此书也。……匆此，即祝
刻安！

弟鼎昌顿首
九、七

最后来看第三封信，这是我唯一亲

见的一封，时间为1950年12月24

日之后。所以如此判断，是因为陈梦家

使用的信封乃他人写给赵萝蕤的，封背

邮戳所示时间如此。函虽寥寥数语，却

与父亲致陈梦家第二信紧密关联。

汝昌同学：
奉还尊稿，请检收。此次所见较前

更为整齐，甚盼能出版也。天津某君用
毕后，仍请见假。匆此，即请
学安！

陈梦家拜

《燕京学报》第37期刊发父亲“真

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后，文怀沙很快

读到了。他于1950年10月10日写来

一封信，说因此文欲见父亲，特为冒着

溽暑去燕京一次，可惜未能见到，并在

信末附上地址。父亲的《证石头记》于

1950年已经基本成稿。陈梦家还回的

书稿，正是《证石头记》。

1951年11月父亲被四川成都华西

大学聘为文学院外文系专任讲师。

1952年4月，入华西大学执教。1953年

9月，《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

印行问世。

父亲与陈梦家师生之间肯定还有

不少书信往来，衷心期盼有新的发现，

新的消息传来。

■ 周伦玲

“伏念吾师爱我最深”
——父亲周汝昌和他的老师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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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南方的大学之间经常有
足球比赛，而在上海本地，外侨们也经常
组织锦标赛，这些客观条件无疑让当时的
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足球城市。当时
有一支颇为励志的大学队，一直活跃在南
方大学联赛中，这就是民国复旦足球队。

早在《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85）中
就提及，复旦久有体育运动的传统，早期
历任校长马相伯、李登辉都极注重体育教
育。而复旦足球运动大约早在吴淞时期
就已开展，而徐家汇李公祠时期的学生、
日后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
（1897—1969）就回忆过自己在饭堂前踢
球的经历。复旦足球队是后起之秀，沪上
另有两支老牌劲旅：圣约翰大学（已停办，
今址为华东政法长宁校区）与南洋大学
（今上海交大）。这些老对手间的比拼便
是民国大学之间重要的校际互动，也构成
了当时灿烂的校园与体育文化的风景线。

“江南大学体育协会”

早年复旦足球队实力弱，与南洋踢
是屡战屡败。据说一位南洋的杨同学每
次赢复旦就会写一本章回小说，称复旦足
球“不见经传”，南洋战复旦犹如“弹琵
琶”，胜得“写写意意”云云。二十世纪初，
圣约翰绝对是沪上第一的球队，南洋通过
多年的努力在1908年第一次战胜对手。
彼时远在吴淞的复旦似乎还没有进入当
时的高校足球圈，直到搬到沪西的徐家汇
李公祠后，因交通便利往来开始多了起
来。圣约翰与南洋间的比赛不仅这两校
参与，当时华东地区大学已有自己的体育
联盟：“江南大学体育协会”，简称为“江
大”。联盟之中的体育项目也不限于足
球，篮球排球与田径都是常设项目。
“江大”最早源于1904年4月23日成

立的“中华大学联合运动会”（ChinaIn-

tercollegiateAthleticAsso.），其由徐家

汇的南洋、苏州的东吴、上海老城厢的华
英和圣约翰四校发起，每年按季举行足
球、网球、田径赛的校际比赛。到了1914

年5月15日，由东吴大学教授司马德（R.
D.Smart）发起，扩大上述之会，而有“华东
各大学体育联合会”的组织，重组后的华
东体联中，有南洋、圣约翰、沪江、东吴、之
江、金陵共六校。1920年，复旦大学和东
南大学也加入该会，于是有“东方八大学”
之目，联盟名也正式改为“江南大学体育
协会”。复旦的加入，在当时也颇有意义，
其他七校不是国立如东南、南洋，便是教
会大学，复旦是其中唯一的私立大学，意
味着私立大学对于体育教育的关注开始
加大。

徐家汇李公祠时期，复旦校园逼仄，
运动场馆有限；1922年大学部迁校江湾，
彻底改变这一窘境，拥有自己训练场的复
旦足球队在之后几年战斗力明显增强。
这时，他们也迎来了一位巨星的加盟。

“超巨”李惠堂

民国时期中国足坛最著名的超级明
星无疑是李惠堂，而李惠堂在职业生涯黄
金时期还一度兼任复旦足球队教练，彻底
提升了复旦足球的实力与影响力。

李惠堂（1905—1979），字光梁，号
鲁卫，祖籍广东五华县粤籍客家人，生于
香港，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司职前
锋，被后人誉为“中国球王”。17岁，李惠
堂便加入香港的南华足球队，从乙组乙队
（预备队）一直打到主力左边锋位置。一
年后，香港南华代表中国参加在日本大阪
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8岁的李惠

堂以主力身份蝉联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冠
军，其间国足更是以5∶1战胜东道主日
本。下半年李惠堂随南华队赴澳洲踢球
一年，次年离开南华，来上海发展，加盟沪
上乐群俱乐部，后改名乐华，参加沪上的
外侨及华东地区的表演赛。来到上海的
李惠堂与复旦结上了缘分。

大部分公开资料记载李惠堂1926

年被复旦聘请为足球教练，甚至还说任
“体育系主任”。其实他既不是1926年才
来复旦，也不是所谓“体育系主任”。南华
队澳洲之行结束后的1925年，李惠堂便
来沪加盟上海乐群队，并很快与复旦取得
联系。1925年12月4日《申报》有一则
《乐群与复旦明日比赛足球》报道载，复旦
足球队当时已非常强劲，但由于前述的
“八大学运动会”自身出现问题，是年不得
已退赛。但“与中西各强队比赛，每战必
胜，从未失败一次”。甚至，复旦队刚战胜
代表日本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的关西
足球队，又赢了一个5∶0。之后报道第一
次提到复旦聘任李惠堂的消息：“该队近
聘远东足球界明星李惠堂君，为名誉教
练，指导一切，成绩益见优良。”5日下午，
复旦就要跟李惠堂的老东家在“中华棒球
场”来一场友谊赛。如此则李惠堂1925

年底前，便已加盟复旦足球队，并率队打
过比赛，时年年仅20岁。

同时，此时复旦没有专门的院系教
授体育专业，只有一个管理校园体育课
程、比赛的“体育部”，分设主任、助教。有
记载看到李惠堂确实任职过“体育部”；
1926年9月10日《申报》有一篇通讯《本
届复旦大学体育部之组织》里提到复旦
“体育主任李惠堂君因欲恢复其业余运动
员资格”，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足球比

赛而“特辞去主任一职”。主任的任务是
带领复旦包括足球队在内的各大体育项
目团体训练、比赛。这位教练兼领队当时
不过20、21岁，是一众本科生运动员的同
龄人，可以视作复旦体育史上的佳话。

顺便提下李惠堂的母队乐华队经常
比赛的那个体育场“中华棒球场”，与今天
的复旦也有些许渊源。这个体育场在时
法租界越界筑路区域，大约是今天交通大
学医学院（原震旦大学）以东的一片，是当
年上海最好的体育场馆之一，举办了诸如
前述“江南大学体协”第一届运动会等一
系列重大运动会，是上海体育竞赛的中心
体育场。但这块地属于洛氏基金会，到
1933年5月，洛氏基金会发出迁移通知，
中华棒球场就此成为历史。洛氏基金会
一开始打算将此地捐给一位医学教育家
开办现代医学中心：建医学院与附属医
院，但最终因为过于毗邻法国天主教的广
慈医院与震旦医学院，被法租界当局否
定。那所医学院最终选择去到枫林桥南
岸，那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说服洛氏基金会捐地的人就是上医的创
院院长颜福庆。

“邀请赛”下南洋

李惠堂为复旦足球带来的不仅是简
单的训练比赛与夺取锦标，因为李的执
教，使得复旦在整个南洋地区也扩大影
响，加上时任复旦大学功勋校长李登辉先
生（1872—1947）本人就是印尼华侨，南
洋地区的师资、生源与资金支持成为当时
复旦办学的重要招牌。“下南洋”为学校募
集经费，也是包括复旦足球队在内的复旦

体育团体需承担的任务。
1929年春，复旦足球队第一次下南

洋募款，1929年3月21日《申报》登载《复
旦足球队首途南征》的报道：“复旦大学足
球队去年曾得上海中华足球会锦标，现为
该校前往南洋作募捐之宣传，于本月二十
日，乘约翰生总统号前赴新加坡。”一周
后，船才到马尼拉，之后还先打过一场友
谊比赛。同年4月11日的报道《复旦足球
队南征胜利之第一声》：“现得该队来电，
谓于二十六日晨抵小吕宋，备受侨胞之欢
迎。并在马拿呷（Malacca）与该地‘中华

足球队’作友谊比赛，以五对二得胜。现
赴新加坡等处比赛。”“小吕宋”即菲律宾
马尼拉，“马拿呷”为马来西亚马六甲，两
地相隔颇远，或为航路先经过马尼拉，再
至马六甲。这场与“中华足球队”的友谊
赛可能也是计划外的，因他们此行主要目
的地是新加坡。在新加坡，复旦队首战新
加坡华侨队，地点在马婆展览会旧址足球
场，两队打了个0∶0，几天后与英兵队打了
一场，1∶4告负。

新加坡本地的《南洋商报》《海峡时
报》等中英文报纸对复旦足球队来访热情
报道。这一次复旦大学的筹款活动在新
加坡本地的接待人是新加坡二十世纪上
半叶的福建巨贾胡文虎（1882—1954），
他也是著名的虎标万金油的老板。民国
时期，南洋华侨对复旦办学给予了很大支
持，其间复旦与南洋的互动可谓非常密
切。复旦初创时，最重要的办学支持来自
淮军系及其周边的改革派，因马相伯家族
曾与淮军及其领袖李鸿章关系密切，复旦
创校吴淞、迁校无锡及复校徐家汇李公
祠，无不得到淮军袍泽的关照。而早期
校内师生也多晚清新式读书人的色彩，
其中闽赣籍改良派如严复、陈三立等群
体成为复旦的中坚力量。1913年李登
辉执掌复旦后，迅速吸纳粤籍及南洋力
量加入复旦，王宠惠（虎门）一度任教务
长、孙中山（香山）、唐绍仪（香山）任校董，
为复旦聚拢不少南洋资源，李校长更是
在1918年亲赴南洋募集新建校园的善
款。其中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兄弟（南
海）与中南银行黄奕住（同安）都为江湾
的复旦新校区捐资建楼。而1924年起，
李校长多次来到新马地区，募集华侨捐
赠维持学校运转。整个南洋世界全力支
持办学的近代高等院校，除了著名的厦
门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外，当时的复旦
大学同样在列。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

究院副研究员）

■ 王启元

百年前的江南校园体育往事

1949年 ，父 亲
正读大四，面临毕
业。家境的艰难，学
业的前途，都在父亲
考虑之中，也正在寻
找解决途径，探寻下
一步出路。父亲向
老师陈梦家讲述自
己的身世处境，也讲
述如何由热心同窗
介绍得到教外籍研
究生佛教史职位。

▲ 1949年，周汝昌致陈梦家信 方继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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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新

证》（棠棣出版

社，1953）

▲ 中国近代著名足球运动员李

惠堂曾兼任复旦足球队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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